
微笑----枯萎花朵，含笑盛開 

寧靜的幽谷裡，千萬株含苞待放的小草興奮地喧嘩著，因為花仙子正捎來祝福

的信息，分配給每株小草一種顏色--鮮紅、潔白、嫩黃…。花仙子歡喜地說：「小草

們，花期到了，等到明天太陽一升起，就綻放出最美麗的顏色吧！」 

可是，花仙子遺漏了一株小草，它沒有分配到任何顏色。黎明到來，當其他小

草紛紛綻放出鮮嫩花朵，那株被遺忘的小草，擎著一個沒有顏色的枝梗，孤零零被

淹蓋在一片花海中，沒有開放便已枯萎....。 

初綻 

我是在殷殷期待下誕生的孩子，是阿公阿嬤盼了好幾年的金孫。迎接生命的喜

悅猶如初綻蓓蕾的清香，瀰漫著這個幸福的家庭。 誰又能料想得到？隨著日子一天

天過去，我和同年齡孩子的差異越來越加顯著，我是株不一樣的小草！ 

一直到入小學時，我都還不會說話。記憶中，光是訓練我能開口叫聲爸爸媽媽，

就糾結了我整個童年。小時候的我，除了爬走坐臥、吃喝拉睡跟得上評量標準外，

在語言、認知、人際互動各大領域的表現幾乎都慘不忍睹！很明顯的，我是個發展

遲緩兒。家中氣氛變的不一樣了，笑容從大人們的臉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每個

人都竭盡所能用著想得到的方法，只企盼能幫助我快快追上腳步。阿公的民俗療法、

阿嬤的求神問卜、姑姑的上網Google、媽媽更是帶著我跑遍醫療院所，上語言課、

職能課、心理治療、頭皮針灸、排毒療法…。如果說，散盡家產可以換得我「和別

人一樣」，我想，他們應該也是在所不惜吧？ 

然而，這個夢，就在從醫生口中斬釘截鐵說出「自閉症」三個字時，正式宣告

幻滅。「自閉症」是甚麼？是像電影「雨人」中，達斯汀．霍夫曼那樣嗎？有著特異

的數學才能，卻無法與人有情感交流，終其一生，只能茫然地望著窗外那繽紛世界，

蜷縮於教養院角落孤獨一生嗎？為著我棘手的教育問題，爸媽開始爭執不斷，然而，

這個家的考驗還沒有結束…。就在我六歲那年，疼愛我的姑姑、叔叔，相繼因車禍

意外、猛爆性肝炎離開人世，一夕間從長子變成獨子的爸爸，內心深受極大的衝擊，

對生命有了不一樣的詮釋，花季稍縱即逝，就算指責聲浪排山倒海而來，他也義無

反顧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只是，少了父愛細心呵護的小草，又該如何平安長大？ 

枯萎 

小草們挺直了枝梗，在耀眼陽光下盛放自己的顏色，展現那傲人的成長、揮灑

那洋溢的青春。那株不一樣的小草，羨慕著、祈禱著，不管是甚麼顏色都好啊，只

要能在讚美聲中順遂長大！但是，沒有人聽得見它的求救吶喊…。 



自閉症患者與這個世界，就像是阻隔著一道牢不可摧的透明牆，外面的人進不

來、裡面的人也出不去。我們的心智其實和正常人無異，無奈受限於天生的障礙，

以及人們對自閉症的「刻板印象」，以致於生活中狀況百出、挫折不斷。單純就表面

解讀是情緒障礙，深究其原因，往往是因無力改變這悲慘處境，在恐懼憤怒下所做

出的種種脫序行為。 

我的媽媽不是個喜歡刺激的人，如果可以自己做主，想必她寧可選擇平淡無奇

卻不會有意外的人生。或許老天爺就是要磨練她，所以給了她一個充滿挑戰的特別

人生。有好長一段日子，她因無法調適離婚旁人投射的異樣眼光、以及請調分行生

疏工作的沉重壓力、加上獨自一人承擔起扶養我的重責大任，這更是壓垮她的最後

一根稻草。那時的我們，就像是飄流於驚駭大海中幾乎奄奄一息，卻找不到一塊救

命浮木可以將我們拯救靠岸。所有自閉症的相關書籍讓她越讀心越慌、好不容易排

到的療育課程也只是再次確認，我是重中之重，盼不到奇蹟的那一個。媽媽對處境

的無能為力，轉為絕望想尋求一死以做解脫，她的負面情緒嚴重影響著我，我快被

悲傷淚水淹沒了，卻無法用言語表達內心的恐慌，索性窮盡一切惡搞之能事，抓媽

媽頭髮、摔老師眼鏡、在大庭廣眾下躺在地下打滾…，我變本加厲折磨著所有的人，

來作為宣洩抗議的唯一出口。 

 我和媽媽的惡性循環，週而復始糾結纏繞，到後來，已分不清誰是「因」？誰

是「果」？原以為，只能任由生命墜入萬劫不復深淵；沒料想到，就在絕望盡頭處

看到了微亮曙光…。不可思議，癌症竟化成了星光，將我們從黑暗深谷中拯救出來。 

重生 

長期處於憂鬱情緒的媽媽，身體終於出了狀況，在我小學五年級時她得了乳癌。

這場來的措手不及的病，像是當頭棒喝般將狠狠她打醒。也或許，人們總要面臨生

死交關時，才會靜下心來去檢視過往的人生、體會生命的可貴。幸好發現得早，手

術後的媽媽找回了健康，也有了全新的心境，她告訴自己，最壞的狀況都撐過來了，

未來還有甚麼過不去的呢？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雖然生活中的磨難，不會因著轉念就即刻消失，但你會發覺，當我們欣然接受

生命中的不完美，不再緊抱著失去的缺憾不放，轉而去知足珍惜還擁有的，命運之

神已悄然走向你、眷顧你。如果註定無法擁有一個平坦順遂、得意大笑的人生，那

麼，何不讓自己有足夠的智慧，在身處逆境時，仍能保有灑脫自在的淡然微笑？ 

「今天是我在越南上班的第一天，忙碌又踏實，特拍攝此照片以作紀念。」手

機裡傳來阿公笑容燦爛的照片，以及滿滿能量的訊息。75歲高齡退而不休的他，隻

身一人到越南從事他一生熱愛的鑄造業工作，積極正向的生活，找尋生命的價值，



再一次綻放出生氣蓬勃的花朵。 

我漸漸明白一件事，每個人都會找到生命的出口，就像是爸爸、媽媽、阿公。

那麼，還在牆內不得其門而出的我一定也可以的，只要耐心等候。 

回顧我的求學過程，小學一到四年級在普通班、五六年級及國中階段在特教班。

普通班的課程與融合環境，就像是營養的肥料，供給我生命所需的各種養分；特教

班裡經驗豐富的老師，像是充滿愛心的園丁，永不放棄地找尋方法想讓小草開花。

冬去春來、花落花開，我和媽媽平靜寬心，不預設目標、不放棄努力，踏實生活著。

直到有一天，我遇見了一位獨具慧眼的園丁，她發現了這株沒有顏色的小草，並教

導我被看見的方法--注音鍵盤打字。終於，我找到了走出透明牆的方法！ 

盛開 

我在一大片隨風搖曳的花海中，慌張失措的找尋那株隱形花。被壓在牆角的隱

形花，聲嘶力竭的吶喊著「我在這裡，有沒有人看得到我啊？」我感覺身軀像是被

千斤頂壓著，全身僵硬無法動彈…。 

鈴–鈴–鈴，清晨六點一刻，鬧鐘響起。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房門外傳來媽媽、

印傭阿姨的聲音「XX該起床，準備上學了。」伸伸懶腰、清清腦袋，原來只是噩夢

一場！是的，現在的我，已經是個即將升高二，就讀普通班的帥氣高中生了。 

自從學會打字溝通，找到被看見的方法，我的感受可以表達、情緒得到穩定、

人也變得比較有自信了。在國三那年，我向老師、媽媽提出我想唸普通高中的想法，

對於一個口不會說、手不能寫的特教班學生來說，這簡直是癡人妄想，但勇敢逐夢

又有何妨？透明牆外那個新奇有趣的世界，有著許多美好的事物正在等著我呢！不

要因為害怕失敗就不敢前進，頂多嘗試過後還是回到原點，那時，就給自己一個滿

滿能量的微笑，告訴自己盡了力就好！ 

我和印傭阿姨肩並著肩往校門口走去，教官親切的和我們打招呼；校園裡迎面

而來的同學，毫不吝嗇熱情的揮手說「嗨！早安。」這就是我現在高中生活的日常。   

為了協助我適應新環境，印傭阿姨當起了書僮，每天陪我上學。也因著這樣的

因緣際會，讓沒有機會念高中的她，意外圓了夢想，成了班上的一份子、同學們口

中的大姐姐。一個聽不懂的外國人、一個不會說的自閉生，看似突兀卻毫無隔閡的

融入於人群之中。友善的校園接納著與眾不同的我，讓我得以學習成長；同學們也

經由與特殊生相處的過程中，學會了包容和同理心，體會到平順並非必然，更懂得

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幸運。原來，在接受大家幫助的同時，我也有能力回饋人群。 

所有的顏色都是上天賜予的，都能將那片花海點綴得更加美麗動人。無須看輕



自己，敞開心房接納最真實的樣貌；挺起枝梗勇敢綻放最適合的顏色；然後，生氣

蓬勃盛開整個花季，被人看見，贏得滿堂喝采。 

小草終於明白了，隱形色一樣可以耀眼奪目，它開心地笑了。 

耳邊傳來輕柔柔的聲音，花仙子歡喜地說:「太好了！最特別的小草，祝福你！」 

 

 

 

 

 

 

 

 

 

 

 

 

 

 

     

 

     

         

 



        


